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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哈利·波特”系列作品堪称文学与文艺产业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世界文化产业界的传奇。“哈利·波特”
系列作品的主题具有善与恶、成长与死亡的美学特征，其构造的幻想世界具有“似”与“不似”的美学特征，其技法具有模

仿中创新的美学特征，其话语具有图像化叙事的美学特征。以上美学特征所产生的作用与价值，对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精

神生活、审美取向、价值选择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给我国的文艺创作和生产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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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２０年来世界范围内在经济方面最成
功的童话（或小说）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堪称

文学与文学产业界、文化产业界的传奇，并在过去

的１０年中成为中国文学出版界艳羡的对象。在
“哈利·波特”系列尚未终结的岁月里，中国文学

出版界及评论界在年度回顾与展望时，例行的话

语就是“哈利·波特”对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出

版的启示。但从已有的文献看，中国文学产业界、

文学评论界及文化产业界对“哈利·波特”的认

知与期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简言之，我们

期望“哈利·波特”能够为我们的文学写作与文

学、文化产业指出一个成熟的、可供效仿的模式与

方向，但我们对“哈利·波特”系列文学作品的认

知却仅仅停留在它究竟赚了多少钱①、翻译成了

多少种语言的产业现象的粗略描述上，停留在主

题来源与使用现代文学批评语言（诸如精神分

析、狂欢诗学、比较诗学等）进行的分析评价等较

为纯粹的文学性分析上。期望与认知之间的差距

使得我们既难以全面地理解“哈利·波特”系列

的现代美学价值及其背后的文学生产的美学规

制，又难以从文学产业发展与文学现代生产的角

度理解当代文学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其他环节之间

的内在关系。这显然无助于当前中国文学写作的

发展。为缩短期望与认知之间的距离，我们拟从

艺术创作意图、艺术主题、艺术世界设定、艺术技

法、艺术语言等方面，以文化生产为语境对“哈

利·波特”系列的生产与传播背后的美学特征进

行分析。

一　宏大而现代的创作意图
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即作家内心隐秘意

图的艺术化实现。在古典艺术理论中，艺术创作

意图是艺术创造的第一步，也是受众接受、欣赏艺

术时考虑、推测、探索、赏玩的主要内容之一。在

中国文学理论中，广征博引、贯通中西的“以意逆

志”理论就是对文学赏析中作者创作意图重要性

的现代确认。其中，作者的意图主要集中于作品

的形象、意蕴等层面，即“志”的因素。创作意图

作为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受到文学活

动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将创作意图置于文学

活动的语境下予以辨析。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

动由世界、读者、作家与作品四要素构成。于创作

意图而言，世界与读者可视为创作的外部影响因

素，而作者与作品则是创作的内部主导要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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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创作意图既受作者内心隐秘愿望的影响，

又受外在创作环境的影响。罗琳创作“哈利·波

特”系列作品的过程体现了内外环境与创作意图

的关系。“１９９０年，在前往伦敦的火车途中，她忽
然感觉到一个瘦弱、戴着眼镜的黑发小巫师一直

在车窗外对着她微笑。在随后的５年中，她一直
构思着这７本书的情节，哈利在中学的每一年都
有一本。”①这段故事将传统文学创作理论中神秘

的灵感与创作意图关联了起来，与托尔斯泰创造

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有些相似，为作家的创作

增添了几分韵味与灵光，在文学传播与研究领域

广为流传。但在跨媒介叙事风行的时代，作家需

要考虑作品的视听与图像呈现，罗琳也是如此，她

的创作意图并不止步于这个有着古典气息的灵机

一闪，而是有着一个更为宏大、更具现代色彩的意

图，即在跨艺术门类传播中升华作品的意蕴。

（一）构造幻想世界为中心的宏大创作意图

潘诺夫斯基理论体系中的“意图”概念是一

种假设，具体而言，他假定存在一种“审美意图”，

作品触及了这一“审美意图”才能称得上艺术品，

基于以上理论假说，潘诺夫斯基认为“实用品和

‘艺术品’的分界线就在于创作者的‘意图’”②。

在灵感驱动意图的古典式创作中，作品中人物的

生死、命运与他们自身的信仰、选择、行为、语言相

关，并不完全受作者的控制；艺术家的意图在多数

情况下也不直接处于明亮的、可描述的状态，而是

处于幽暗与明亮的交界处。这虽为欣赏带来了丰

富的意义与趣味空间，但也为确切地解读作品带

来了困难，以至于较为激进的现代理论家们试图

取消作者意图在文学解读中的意义与价值，以便

把作品的意义限定在文本之内。于欣赏者而言，

这样做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对于艺术

创造而言，它实质上否定了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

价值，而创造性正是艺术家安身立命于艺术世界

和艺术史的关键所在，因而，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不

能接受的。当艺术家面临更加复杂、更加迅捷的

传播环境时，当艺术更加重视当前的艺术大众传

播效果及其附加的收益时，艺术的创作意图便倾

向于更加明亮、更加富有规划性与可控制的特点，

幽暗的、不可说的神秘之域则倾向于在小众的和

高端的层面显露自己的身影。

想象世界是实现艺术审美意图的利器。罗琳

在创作之初就把视野的焦点从作品中的人物转移

到了作品世界上，即是说，西方讲故事传统中的人

物—事件核心，让位给了世界构造，基于幻想世界

的逻辑性提升创作的艺术性。亚里士多德在《诗

学》中关于幻想世界逻辑的理念至今仍然具有启

示意义，“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

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

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③。由此可见，创作往往牺

牲部分生活真实逻辑以呈现更具普遍意义的逻

辑。罗琳深谙构造幻想世界的“抓大放小”逻辑

策略，当记者问罗琳“您花了多长时间来设计哈

利的魔法世界？”时，罗琳回答说：“就是我创作第

一部《哈利·波特和智者的石头》所用的五年时

间。那时我确定了我的幻想世界的界线和法则。

确定了每个人物的生平。玩‘哈利’游戏的规则。

那真是一桩没完没了的工作，可它是必不可少

的。”④罗琳对当时幻想文学的不满集中于其中的

世界没有逻辑性。事实上，当文学把故事的传奇

性夸大，并把这种夸张集中到人物身上时，人物或

道具对逻辑的破坏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

现象在神话和童话中可以反复地观察到，比如安

徒生童话中的很多故事都在重复英雄的非逻辑

性、问题解决的瞬时性和结局的圆满性。罗琳对

幻想文学的不满使他敏锐地注意到幻想世界也需

要规则和逻辑，这是一个极富洞见的方向。最重

要的是，罗琳为了设计她的幻想世界所付出的努

力———“五年时间”，这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让

罗琳自己都觉得“没完没了”，以至于她所设定的

规则并不如常人设想的那样全在她的大脑里，而

是需要边写边查看写着规则的硬纸片。从这段采

访中我们看到，罗琳把创作意图从传统的讲述人

物与事件转移到了构造合逻辑的幻想世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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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是明晰的、确切的、合乎逻辑的构造。相

对于过去的创作意图而言，这个意图是如此的巨

大：“创造出无可比拟的世界和经历。”①从“哈

利·波特”系列的全球传播效果来看，这个意图

无疑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二）跨艺术门类传播的现代创作意图

罗兰·巴特提出了“作者已死”的论断，即作

品诞生之后，其意义由读者创造，而作品的意义决

定作品的影响力。作品能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符

合受众的阅读期待，成为作者在创作之初不得不

考虑的意图。在此意义上，跨艺术门类传播因其

增强了作品满足受众阅读需求的能力，成为左右

作家创作意图的因素。艺术传播需要媒介，跨艺

术门类传播亦呈现为跨媒介传播。当代“一个跨

媒体的故事横跨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一个平

台都有新的文本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

值的贡献。每一种媒体都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②，跨媒介传播的风行倒逼着作家去思考作

品的跨艺术门类传播问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

看，罗琳的创作与她的前辈们相比面临着更为复

杂的传播语境，传统的写作者大多只需要关注作

品自身的表述与文学传播，甚至连传播也无需在

意，更不需要考虑作品的视觉艺术或更加复杂的

综合的艺术传播方式，而现代艺术创造者则必须

考虑艺术各个门类之间的交错与融合，考虑同一

个叙事在不同艺术门类中改编、传播的情况。

现代艺术的交叉、借用使得文学创作者在创

作时必须考虑自己的作品如何在视觉和视听综合

艺术中被传播。有些作家对此种情况很拒斥，他

们更愿意在语言—言语层面上讨论作品、编制故

事；有些作家在此种语境中表现出欲拒还迎的暧

昧态度，他们一方面拥抱电影、电视编剧的行当，

乐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底本，另一方面又对作品

的影视化传播心存疑虑与怨怼；还有一些作家对

变化表现出豁达和因势求变、求新的态度，积极改

变写作方式与技法，使得作品在影视、游戏等艺术

领域中的改编与传播更为融洽，从而使作品获得

更好的传播效果与社会效益。在写作伊始，罗琳

是否有明确的跨艺术门类传播的意图在里面，限

于材料尚无法具体考证，但从对罗琳的采访来看，

罗琳无疑是后者。“我好长时间都一概拒绝（把

作品拍成电影），不是因为常有人以为的贪钱，而

是在等一个能令我满足地拥有发言权的协议。不

可能产生‘哈利·波特前往拉斯维加斯’这种东

西。”③之所以在２０００年左右，“哈利·波特”系列
第四部都已经推出的时候，作品编成电影才成为

定局，是因为之前的合作方案都不能令她满意。

这表明，面对作品的跨艺术门类传播，罗琳心中早

有定见。换言之，在文学（尤其是叙事类文学）被

改编成视听综合艺术传播成为潮流的时代，在多

种艺术门类以叙事为中心连接为一个丰富的艺术

链条（艺术形象的发展与异变、艺术价值的增殖

与艺术收益的增加）的时代，对于“哈利·波特”

系列的跨艺术门类传播，罗琳即便在创作初期没

有明晰的计划，也会在创作过程中浮现出来并成

为创作意图的一部分。在“哈利·波特”系列创

作过半的时候，这一意图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当

然，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已经收官，连电影

也已经成为历史的当下时，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

看到，跨艺术门类传播内在地镶嵌于罗琳的创作

意图之中，并内在地制约着作品的质地与内容。

跨艺术门类传播也许是罗琳的创作意图如此

宏大的原因之一，但其更重要的效果是，当这种复

杂的状况被纳入作家的预期中时，在创作意图的

影响下，作品的美学特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二　主题的美学特征：善与恶，成长与
死亡

宏大而现代的创作意图，在艺术创造之初以

抽象的方式划定了作品的主题。主题是人们接

受、欣赏艺术时的前置性制约要素，是让读者从琳

琅满目的书架上挑出来，或者在短暂的试读后确

认这就是自己需要的作品的要素。在现代文化产

业中，艺术家的创造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倾诉欲

望的隐秘创造物，而是为了在世界艺术生产与消

费中获取足以让艺术家过上不错生活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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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主题的选定和素材的选用无不体现操作者

的创作意图，最终推出的出版物在实现操作者创

作意志的同时也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①。因此，

罗琳所关注的主题还必须具备跨文化与跨艺术门

类传播、旅行的能力，即她的创作主题在任何地

方、任何艺术门类中都能够被人接受、引发人们的

共鸣与欣赏。

现代传媒艺术（影视及电子游戏等视听综合

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现代科技为基质，裹挟

着现代哲学所建立的绝对抽象的“人”的预设，在

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并把共同的人类文化需求的

事象铺设到世界各地。如此一来，无论在何种文

化中都必然出现且现实存在的文化事象便成为文

化生产主题选择的优先考虑对象。同时，主题选

择还受制于预设读者的年龄段、受众的性别等。

生命与道德，是人类世界的基础元素，在弗洛伊德

的理论体系中，死亡本能与爱欲本能（生的本能）

相对应，成长与死亡是生命的两极，人在社会中成

长，为了避免因人类的自利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类需要道德维持

社会秩序，而善与恶是道德的两极。连德国哲学

家伊曼努尔·康德都宣称：“有两样东西，人们越

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

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与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

我心中的道德律。”②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

的时代，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成长、死亡与善恶道

德成为大众不得不回应的问题。简言之，生命赋

予人存在的生物基础与心理成长的空间，道德赋

予人存在的形而上的基石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同

时，这两大元素又是青少年时期的读者最感兴趣、

最爱思索、最易追问的哲学问题。

抽象的哲学问题可以作为主题的元问题而存

在，但哲学元问题在文学作品里必须分解、融合到

形象中，作为形象的特点与灵魂出现。“哈利·

波特”系列中，以哈利、赫敏、罗恩等人从少年走

向青年，演绎青少年在校园（魔法学院的校园也

是校园）中的学习、历险与爱情，是生命元素成长

一极的形象化。在作品中，伏地魔是死亡概念的

形象表达，他是死亡的象征，凡他的形象、符号、名

字所到之处，死亡便在恐怖、恐惧与邪恶中降临。

在成长（生之延伸）遭遇死亡，与死亡搏斗，战胜

死亡的过程中，作品生命主题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与延伸，人物的性格、智慧、矛盾在紧张、跌宕起伏

的情节中获得了萌发与生长的空间。死亡是生命

的终结，是人生大恐怖处。它不仅是生命哲思的

终极问题，而且是道德中善与恶的萌发与趋行之

处。在“哈利·波特”系列中，正面的、善的无疑

是以哈利波特为中心的朋友和师生们，反面的、恶

的则是以伏地魔为中心的食死徒们。伏地魔的恶

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永生的向往，但对死亡的恐

惧和对永生的向往并不必然导向恶。ＬｏｒｄＶｏｌｄｅ
ｍｏｒｔ（飞离死亡）是他的“伟大”追求，永生本是人
类跨越民族与文化界限的永恒想象，但是当他人

的生命成为追求永生者的工具时，所有的伟大与

深邃的思考都瞬间转化为邪恶的力量。伏地魔的

出发点是离开死亡，但却依靠暴力制造他人的死

亡来实现目的，对他人生命之褫夺乃是大恶。与

大恶相反，大善乃是对他人生命之佑护，哈利波特

母亲之死、邓布利多之死的光辉为哈利波特确立

了基于生命间最高尊重与爱的善意。在罗琳的世

界构造中，道德的善恶服从于生命的判断与行动，

脱离了单纯的规训与教条，脱离了在日常生活中

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善恶观念的微小差异，成

为生命的最沉痛、最淋漓的诉说，获得了一种抽象

的、纯净的、崇高的美学效果。这样的善与恶构成

的道德观念是人类生命与道德之思在文化生产与

传播中的新编码，击中了各文化共同享有的生命

之流的底层，自然具备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潜能。

抽象的元素并置并不能产生故事，善恶之间

的简单斗法也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在拥有最为

基础的元素后，如何使之形成吸引大众且引人上

进的主题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善（爱）

与成长为主流，把青春的单纯与世界的复杂相对

峙，理念、想象与现实相交错，渺小、平凡与伟大、

激情相转换，明亮与阴暗相交织，杂多的事件在生

命与道德的网格中统一为以明亮为主阴暗为辅的

画面。既不僵化，也不单调。吸引力与精神升华

５７

①

②

王志刚：《论人工智能出版的版权逻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下）》，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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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获得了统一，借此主题设置策略，“哈利·波

特”系列获得了全球文化传播中政治正确的通

行证。

三　幻想世界构造的美学特征：妙在
似与不似之间

主题学批评理论认为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意

向性活动生成一个幻想世界，而艺术幻想世界的

建构原则与评论标准之一是“妙在似与不似之

间”，它是我国现代著名国画家齐白石谈论中国

写意画时提炼出来的观点，意指所画物象与现实

物象之间的关系，完美地阐释了写意画中现实与

理想两极之间的张力，从而在绘画界广为人知，成

为中国写意画的美学原则之一，并为许多画家所

信奉。我们以为，对于幻想文学而言，其与现实之

关系的建构，可用这一来自于中国写意画创作的

美学特征来概括。

罗琳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构建哈利波

特的世界时，心中未必有明确如齐白石的美学观

点，但其对当时流行的无限神力英雄叙事模式之

厌烦恰可证实“不似为欺世”在艺术领域的阐释

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的、可复制的套路化的叙

事，在中外通俗文学史上常常可以见到，而且，对

有欺世之嫌的“不似”之叙事模式的反感、反思与

反动正是通俗文学界经典之作产生的动力之一。

曹雪芹若不是对“才子佳人”模式嫌恶到无法容

忍的地步，《红楼梦》是什么模样也是极难猜测

的。曹雪芹的创作状况因没有资料可以查证而难

以断言，但从“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脂砚斋参与

《红楼梦》修改等情况看，从《红楼梦》现存本中事

件与人物之间的破绽看，从红楼世界的整体感仍

十分强的特征来看，曹雪芹红楼世界的构造与美

学追求恐怕是也早于红楼人物与故事。由此也可

以看出世界逻辑在长篇叙事艺术中的作用。从构

造世界的心理动因上看，罗琳与曹雪芹非常像，

“９９．９％的幻想文学作品没有逻辑性。我想象不
出有什么比一个有着无限神力的英雄更无聊的

了。你遇到了麻烦，你搓搓你的戒指，呼啦一下，

一切全解决了。这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①。罗

琳亦对当下简单、粗暴、严重背离真实世界逻辑的

创作现象极度不满，继而萌生了创造一个有逻辑

的幻想（想象、理想）世界的想法。罗琳的世界规

则与实际创作同步而略前置，人物活动遵循世界

规则，“《哈利·波特》中的……异域想象叙事将

现实剪为碎片，将之扭曲、戏仿、夸张、变形，再通

过特定内在逻辑拼贴建构为幻想世界，给读者造

成似曾相识的惊奇感”②。

“哈利·波特”系列以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小

说中的地点名称）为连接点构造出一个麻瓜世界

和魔法世界平行且局部插接的复合世界结构，与

红楼梦之两个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魔法世界中

相对封闭的学院与现实生活中寄宿制学校的相对

封闭近似，学院中分年级、分专业的教学方式与现

代教育的基本方式一致，但所学内容、具体教学方

法又比现实教育系统有趣得多。学院世界是一个

建构在不似（魔法为现实世界所无）基础上的相

似（学院体制与现实教育体制的类似）世界，麻瓜

世界是一个建构在相似（现实世界中我们都没有

魔法）基础上的不似（居然有一个魔法世界隐藏

其中）。罗琳的整个复合式的幻想世界也许可以

用中国的太极阴阳鱼作为其图像化的表达。这种

结构使得其幻想世界既有现实世界的地气与人

气，又有幻想世界的超越与空灵；既富有张力与弹

性（即如果作者愿意且其想象能力支持，就可以

在这个幻想世界中编织出近乎无穷的故事），又

蕴含着对现实社会的象征式、寓言式的抽象表达

（即人类文化的符号化本身使得人类社会在事实

上已经呈现出两个世界的图式）。因而，从总体

上看，罗琳的幻想世界构造与人类社会的两个世

界的图式，形式上相似但内容上不同、理念上相似

（善恶相对，善为主流）但形象不同（主要人物具

有魔法且魔法技术与善恶之间形成直接对应），

正可谓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的世界去除了英雄拥有近乎无限神力的模式，不

再以降神方式解决主人公的问题与困境，超越了

童话叙事与通俗叙事中解决终极问题的神秘性，

把主人公的能力放在幻想世界规则的逻辑系统

６７

①

②

罗琳：《“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采访记》，张红译，《外国文学动态》２０００年第６期。
于敏：《蔚为“奇观”：后现代奇幻小说的电影化》，《电影文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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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世界构造的层次上将主人公还原成了普通

人，为读者的代入式欣赏准备了超越文化界限的

入口，也为其跨文化传播、跨艺术门类传播奠定了

美学基础。

赘言一句，当前中国通俗文学，尤其是网络通

俗文学中，能领悟似与不似之妙境的作者少之又

少，大多数作品的世界设置都直奔“不似”而去，

距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世界构造越来越空，“人

气”自然也越来越少。对文学产业的生产而言，

这一创作范式固然造成了一番数量的繁荣景象，

但如若不把“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作为构造世界

的美学规制原则，怕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会

有太多的生存机会，更不可能碰触到跨文化、跨艺

术门类传播的层次。

四　技法的美学特征：模仿中的创新
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作品中的要素组合成

的关系构成“有意味的形式”，进而引发受众的审

美情感共鸣，组合要素的技巧涉及技法①。技法

是实现艺术家创作意图，充实艺术世界，构造艺术

形象的直接手段，也是艺术创作成败的决定要素

之一。技法作为成规，因契合了受众的认知图式、

接受习惯而具有强化受众阅读审美体验，进而吸

引受众的功能。但技法也蕴含着僵化的限定力，

詹姆逊“对俄国形式主义过分推崇技法的观点提

出质疑，什克洛夫斯基对技法的强调似乎反映了

一种对旧日手工文化的怀念，与亚里士多德一样，

陷入了将艺术作为工艺或技法的理念”②，技法的

辩证影响体现在我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就我国

当代文学叙事而言，叙事技法的创新几乎是纯文

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和先锋派文学的标志。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如果某作品在叙事技法上没有

创新，艺术评论家们就似乎难以开口说这是一部

追求文学性的作品。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角度

看，这种追求既增加了创作的难度，甚至使作家陷

入创新的焦虑，以至于丧失了讲好一个故事的能

力，文学蜕变成了一种炫技式的杂耍；也增加了读

者欣赏的难度，使读者阅读变成了一种智力挑战。

技法的过度创新反而使纯文学作品在市场上

屡遭冷意。张颐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

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最剧烈和最微妙

的变化，传统的纯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但读者群却

日渐萎缩，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寥寥无几。相

反的，新出现的青春文学、科幻文学、穿越文学等

等却逐渐渗入到新时代人们的生活之中。”③这种

现象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广为传播的通俗文学

在技法选择上有没有成功之处，其美学特征是什

么？作为近２０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通俗
文学作品，“哈利·波特”系列的“模仿中的创新”

创作技法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柏拉图提出“理念说”④，认为现实是对理念

的模仿，而艺术作为对现实的反映，成为“模仿的

模仿”之物。随后，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真

实世界的模仿，因此，艺术也是真实的。亚里士多

德甚至认为艺术是更高的真实，其在《诗学》中提

出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论断的依据正在于此。

而亚里士多德谈论的诗的真实性包括人类集体潜

意识中潜藏的本能与经验等，“荣格界定的集体

潜意识，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

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种遗存

既包括了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也包括了文化历

史上的文明的沉积”⑤，人类的本能与经验遗存经

过实践的催化而衍生出文化意象、情感体验、道德

伦理规则等形态。而“哈利·波特”系列作品中

的文化理念与文学经验等具有文化壁垒穿透力的

因素已受到学者关注，如有研究者指出“哈利·

波特”是“西方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朵魔幻之

花”⑥，并从巫术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寄宿学校文

化三个方面论述了“哈利·波特”的文化渊源。

有研究者从更为具体的文学传统入手，认为“哈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３页。
姚一诺：《詹姆逊“元评论”思想探略》，《文艺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张颐武：《北大教授张颐武谈中国文学十年剧变》，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ｃｔｗｈ．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ａ＝ｓｈｏｗ＆ｃ＝ｉｎｄｅｘ＆ｃａｔｉｄ＝９＆ｉｄ＝９２１＆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２４页。
郭本禹：《弗洛伊德主义新论（第二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２页。
郭金秀：《西方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朵魔幻之花———小说〈哈利·波特〉的文化背景解读》，《和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

合版）》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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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波特”中人物、动物的名字、品性与古希腊、

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灵之间有着相似性，认为在主

人公身世背景、追寻母题、其他人物与场景等方面

都与《亚瑟王传奇》十分相似，认为从成长与自我

认知角度看“哈利·波特”可以称得上是《灰姑

娘》的现代版①。上述从内容方面证明“哈利·波

特”成功背后的“民族性”的文章，使我们可以很

清晰地看到罗琳从题材、人物形象、情节构造、经

典桥段诸方面都借鉴或模仿了西方文学传统中的

经典之作，换言之，她的文学写作技法的主要部分

是模仿。

在当代文艺创造理论中，模仿处于极低的位

置，是初学者习作的必经阶段，也是文艺创造必须

扬弃的阶段。但在古典时期的理论中，无论是中

国还是西方，模仿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成熟的创作

技法之一。克莱夫·贝尔提出了“有意味的形

式”，但他明确指出“形式的意味会随着过分注意

准确地再现现实以及对技巧的过分炫耀而消

失”②，拘泥于现实，一味地循规蹈矩既有技巧会

损害艺术性。事实上，艺术家在提升技法的过程

中，他们即使是模仿古人或已经存在的作品，也不

是把过去作品中的形象、情节、品格、行为取出来

放到自己的作品中，而是把自己的创作放在文艺

的历史长河中去雕琢、打磨，把自己作品中的人

物、故事与文艺史上的形象相映照，使作品在厚重

的历史之流中获得存在的根基，使文艺的传统在

当下的生活中获得传承。因此，模仿中必然有创

新的要求，但这种创新不是要求文艺创作者给出

一种全新的、人所未见的技法或形象，而是要求文

艺创作在模仿前人的基础上推出有着传统风韵的

新形象与新故事，即在模仿中进行创新。放在中

国古代诗歌历史中，宋人所云“点铁成金”“夺胎

换骨”早就把模仿中创新之精髓表述得妥帖而富

有诗意。当然，回溯中国诗歌史，我们可以发现，

这是诗歌史上最为成功的技法规则之一，宋诗之

繁荣受此规则影响甚大。在西方文艺史上，文艺

复兴及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模仿古人关系密

切，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讨论了艺术史上的模

仿关系，他发现后起的诗人有意地通过误读、陌生

化手段等摆脱作品的模仿与继承性表征③，以此

求得创新，从另一种维度证明了模仿之不可避免

与创新之难。

在罗琳技法美学特征中，新在何处是要点。

依我们看，其一，从篇制上而言，“哈利·波特”系

列比她模仿、借鉴的所有作品都长。也许看惯了

当代动辄数百万字长篇巨制的作者会觉得这一点

并非创新，但回溯文学史就必须承认，文学代际进

化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单个作品的篇制变长了。篇

制变长意味着过去的形象在新的文艺作品中遇到

了新的世界观的变化，而且新的世界观比前代的

世界观更宏阔、更细腻、更富有张力与弹性。“哈

利·波特”的篇制之长（新）便得力于我们已经论

述过的罗琳的世界架构。形象一点说，就是罗琳

用新瓶装了旧酒。其二，从形象刻画而言，罗琳的

人物是完完全全的现代人。把古代文化中的形

象、把神话中的角色、把经典中的人物搬过来，做

一下简单的改头换面或者性别反转是无法完成这

个任务的。只有把构成人类文化基因的性格、行

为、意象作为人物最初的灵魂，把他们置入现代文

化的制度、氛围中，让他们生活在现代的世界架构

中，他们才可能成为现代人。即新瓶把旧酒重新

发酵变为新酒。

模仿为接受提供有意义的前见，提供熟悉感，

创新为接受提供有价值的趣味，提供陌生感，二者

的有机结合确实可以为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提供富

有阐释力与良好效果的技法规制规则，是罗琳的

“哈利·波特”在世界范围内畅行无阻的美学前

提之一。模仿中的创新，从文艺发展史角度看，是

经过了文学史检验的有效审美创造方法；在当下

的文艺生产中，也是极富亲和力的审美创造的

规则。

五　话语的美学特征：图像化叙事
由于文学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叙事、抒情、谈

理，故而人们从媒介角度对艺术进行分类时，往往

把文学当成语言的艺术。文学并不使用语言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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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郝珊立：《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文学题材溯源》，《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页。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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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语言进行创作，而是基于语言衍生的话语

进行创作，在此意义上，文学是话语的艺术。哲学

视域下的话语是通过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联形

成的意义域，是“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

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

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①，文学话语受哲学话

语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叙事。

在此意义上，文学话语能够塑造人物、勾勒环境、

讲述故事、抒发情意。在文学创作中，话语之美是

创作者务必关注且需处理好的方面。从文学发展

史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成长与成熟都与对话

语之美的制度化发掘密不可分。中国诗歌至唐而

盛，欧洲十四行诗的兴盛与发展，若无诗人对音

韵、格律的规范化研究与创造性表达，怕是不可想

象的。文学话语在创作中的规训与规制，大体而

言主要体现于声韵与图像两大要素中。在文学步

入散体叙事之前，韵文占据绝对优势时，对声韵的

研究与规制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标志性要素。以中

国古代诗歌而言，合辙押韵是判断作品是否合格

的门槛，在声韵限制内话语选择之准确与节奏、律

动方式则是判断作品是否高明、有韵味的依据。

在欧洲，达芬奇在与诗人论战时说，“诗人说他的

科学包含发明和度量，即题材的发明和诗韵的斟

酌，这是诗学的基础”，并据此讥讽“诗是盲人

画”②。正可以用来说明，在韵文时代话语规制偏

向于声韵的史实。在散文体裁，尤其是小说的创

作中福楼拜指点莫泊桑认真观察并使用形象化的

话语准确表达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个故事中的师

徒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功恰切地说明了对话

语的图像要素规制在小说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当

然，在中国文学中情况又有区别，中国异常发达的

诗歌传统在话语的图像规制方面也有相当的探

索。但从文学生产与欣赏的整体状况看，韵文文

学偏向于声韵规制，而散文文学更偏向于图像规

制。因而，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在文学话语规制

中，图像规制的程度加深，图像化叙事的价值增加

是一种趋势。

到了现代，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新艺术对图像

的追求日新月异，文学与新的艺术门类（影视等）

的协作日益深入，人类的审美欣赏也进入了读图时

代。这进一步限定了文学话语的审美规制的方向。

简言之，在文学话语规制中，在大众的文学接受中，

对声韵的要求仍在，但处于核心位置的已经是图像

规制了。“今天的大众文化工业呈现着一种巨大的

互动关系，当一部畅销书畅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归宿就势必是好莱坞。而绝大多数的畅销书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把好莱坞放在写作中

了———罗琳很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她说她的小说

的最后归宿一定是大银幕。”③罗琳对她的小说归

宿的认知不可避免地要投射到她的写作当中，即

“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把好莱坞放到写作中了”，表

现在美学规制上就是话语的图像化叙事。

所谓话语的图像化叙事在宏观的意义上指致

力于利用话语描摹、表述、创造视觉图像，并以视

觉表现程度为话语优异标准的文学叙事；在微观

意义上指作者在视觉文化中创造视觉图像的各种

技巧，如蒙太奇、特写、剪辑等用话语进行重新编

码，在作品中创造出极易过渡到视觉文化、艺术中

去的形象、场景、故事等。“哈利·波特”系列中

主人公哈利的设计及形象变迁史便非常清晰地展

示出罗琳娴熟的图像化叙事能力。额头细长的闪

电形伤疤是罗琳为哈利设计的最醒目、最易沉入

人的记忆深处的形象标识。故事中的精彩激烈的

魁地奇游戏在展示魔法学校学员旺盛的青春能量

和激扬的青春斗志的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比足

球更加复杂的视觉图景，非常适合在大荧幕上复

现。同时，图像化叙事中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件魔

法道具的精雕细刻也非常适合于开发成衍生品。

“哈利·波特”风行后，其衍生品市场带来的巨大

利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与“哈利·波特”的现

代图像化叙事相比，古典诗歌中为人乐道的“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式景致也因需要过多的读者

想象补充而难以呈现为视觉图像。２０１０版《红楼
梦》电视剧中红楼诸人形象遭人吐槽固然有制作

方理解与造型素养方面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却

是曹雪芹时代的“如在目前”与当代的图像化叙

９７

①

②

③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９页。
列奥纳多·达·芬奇：《芬奇论绘画》，戴勉编译，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３页。
三替：《〈哈利·波特〉电影衍生品的启示》，《大众电影》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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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视觉传达方面的差异。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自然可以从多个维度解释，我们认为

从话语规制角度看，他的作品与电影之间的亲和

度，即良好的视觉传达力，契合了当代文学的审美

风尚无疑是极为关键的要素。

从文学发展、当代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尤

其是电影、电视、游戏、工艺品）之间的日趋密切

的关系等方面可知，图像化叙事是当代文学，尤

其是通俗文学话语的审美规则。罗琳自觉地在

作品创作中考虑其故事的归宿———电影，表明

其对图像化叙事的认同，而其作品跨艺术门类

的成功传播也从效果方面证明了图像化叙事的

生产效能。

结语

当代文化传播对现代媒介的倚重表明当代艺

术的生存环境已经大不同于过去的艺术。于文学

而言，单靠文学自身来传播自身的孤立主义的倾

向，在视觉文化越来越繁盛的当下，不仅难以为

继，而且也很难抵挡其他艺术门类的主动融合

（古典作品一再被翻拍已经表明其他艺术主动消

费古典作品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生产

也表现出与过去的创作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在过

去，美学特征是以潜在的、曲折的方式投射在作品

之中的话；那么在现代，美学特征就是以一种清晰

的、直接的、经过理智规划的方式制约着作品。在

罗琳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主题设置、世界构造、技

法选择、话语使用等构造文学作品的诸主要因素

均有明确的美学特征。通过罗琳的成功，我们也

看到了在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的链条中，美学特

征的作用与价值。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这也许

就是需要努力探寻清楚的问题。

Ｏｎ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

ＸＵＮｉｎｇ１＆ＨＵＡＮＧＢａｉｑｉ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ｉｌｍ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ｔ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ｗｏｒｋｓｉｓ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ｈｅｍｅ
ｏｆ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ｈａｓ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ｏｏｄａｎｄｅｖｉ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ｋｅ”ａｎｄ“ｕｎｌｉｋ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ｎｔａｓｙ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ｇｒａｐｈ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ｈｅｍｅ，ｆａｎｔａｓｙｗｏｒｌ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ｒｒｙＰｏｔｔ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校对　葛丽萍）

０８


